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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話好友黃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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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黃朝湖相識已三十多年了，那時，我剛剛結婚，住在台北植物園中我太太林業試驗所的宿舍裡。據說，那裡曾做過劉銘傳的巡府衙門，現在是林業陳列館。我們認識的時候都很年輕，對藝術懷有滿腔熱忱，眼見保守的畫壇猶如一潭死水，毫無生機；同時又看到西洋現代藝術的蓬勃發展，氣勢如虹。於是一種現代責任感油然而生，朝湖和一批與我們有同感的青年人，毫不猶疑地投入了台灣現代藝術運動的洪流之中，搖旗吶喊，撰文鼓吹，獻出了寶貴的青春，也寫下了朽的史詩。

　　黃朝湖是李仲生的入室弟子，與蕭勤的私交甚篤，他曾受蕭勤之託，在台北舉辦「龐圖(PUNTO) 國際藝術運動展」於國立台灣藝術館。由於他住在中部，南北跑起來有所不便，我也為此展跑跑腿，由旁助他一臂之力，展出可謂相當成功。我還在觀後撰文寫出我的一些看法，對「龐圖」受道家哲學影響的理論基礎有所批評。後來曾有人造謠說，黃朝湖因此而與我鬧翻，甚至還有人蓄意挑撥離間，意欲破壞我們的情誼。豈不知我們之間的交往，是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將我們連繫在一起的，那就是鼓吹現代藝術，為台灣的繪畫發展，獻出個人的心力與時間。六十年代初，當現代藝術運動受到保守勢力的打擊，白色恐怖籠罩整個台灣畫壇時，許多現代畫家先是觀望，繼而明哲保身而退避三舍，甚至有變節者，只有朝湖與我們少數幾位畫友同志，仍堅持我們的理想，相互聲援與支持，渡過了難關，同時朝湖與我亦有一共識，那就是人與事分開，即使我們對現代藝術的看法與觀點，以及推動的方法有所不同甚至爭吵，但是從來也不會影響我們私下的友誼。就是我去香港中文大學執教之後，先後主持過國際藝術教育協會「第四屆亞洲美術教育會議」和「當代中國繪畫展覽」，都邀請了黃朝湖前往參加。他領導的亞洲美術協會聯盟，亦邀請了香港現代水墨畫協會參與，並且安排該畫會在台中的展出。省立美術館邀我舉行「劉國松六十回顧展」亦是他從中促成的。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我們還相約一同去過星馬，參加那邊的藝術活動，去過北京與深圳參加中國畫研究院主辦的國際水墨畫展及學術研討會。如今我帶著回饋台灣的心情回國定居台中，將與他更密切地合作來推動台灣的現代水墨畫，為建立廿世紀中國繪畫的新傳統而努力。

　　早年的黃朝湖是以畫評家與現代藝術的推動者活躍於畫壇的，國內的報章雜誌上經常有他的評論文章，並寫過專欄。由一九六六年起，先後出版過六本著作。同時並創辦過「這一代」、「第一畫刊」和「藝術眼」三本雜誌，也在電台上主持過美術講座，甚至還開過畫廊，其對藝術的推動工作，可謂不遺餘力了。

　　至於他在繪畫創作上的發展，是和許多同代畫家一樣，先是著迷於西洋現代藝術的形色與創造氣魄，跟著亦步亦趨地走上全盤西化的道路，隨後又覺悟到做「牛後」的不智，於是轉而從事中西合壁的嚐試，到了八十年代，他才開始對水墨畫產生了興趣與感情，並漸漸地對傳統的民族文化萌生了一種使命感與責任心，欲為中國畫的現代化重任負起一己之責任，並作出貢獻，他的這一轉變，在這十年當中，曾先後為他贏得了七次的國際獎項，也讓他品嚐到了「寧為雞嘴」的滋味和成就感。

　　他對水墨畫的掌握，初期是由大片的潑墨開始的，為了逃避傳統文人畫家唯「筆墨」論的「一言堂」束縛，所以在表現上重塊面而輕點線，更沒有傳統的所謂的「皴法」。他試用了許多新的技法，期望以「非法之法」去詮釋「非形之形」，進而達到得「意」忘「形」的抽象境界。

　　跨入九十年代之後，他的水墨畫又有了相當大的轉變，放棄了以前那種近乎黑白二色，以面與面多層次的透明效果，去表達三次元的空間冥思，繼而以色彩與線條的多樣性探索，帶有超現實的象徵手法，來表現水墨畫的神祕幻境。因此，他所用的線條與傳統的皴法迥然不同，色彩也變幻莫測。

　　回顧他這三十年來的繪畫歷程，從早期的迷惘，中期的探索，晚期的回歸水墨，到近期的風格初塑，可謂是艱辛漫長的。今後將逐漸進入成熟期，我們將拭目以待。
